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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与策略：网络情绪动员何以发生？∗

丁 汉 青

　 　 摘　 要：近年来，情绪动员频现于网络，非理性表达对社会安定团结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 网络情绪动员的

两大主体分别为弱者与媒体，两者因所处的社会位置与资源优势而更易触动公众的情绪，获得支持。 情绪动员频

现于网络的外因在于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变化，内因则为由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所引发的消极社会心态和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中的侠义情结。 网络情绪动员的策略主要有两类：一类为利用情绪造势，锚定公众对事件的情绪基调；
另一类则为采用各式传播手段为网络情绪动员供能，深化情绪内涵，使之能够转化为公众参与网络集体行动的持

续动力。 为将网络情绪动员收束至可控范围，监管部门应从网络情绪动员规律出发，正面引导网络情绪，使网络情

绪动员工具能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中发挥更积极的效用。
关键词：情绪动员；网络舆论；情绪共鸣；社会运动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１２－０１６６－０７

　 　 情绪动员的概念较多引自情感社会学家霍赫希

尔德提出的“情感整饬理论”。 霍赫希尔德认为，情
绪是形象塑造、社会交往以及达成特定目的的手

段［１］ 。 此后，与之相关的新概念大多以其为主体框

架，再与具体情境相匹配。 千禧年之后，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利用情绪发起社会集体行动的现象高发于

网络。 人们不断通过情绪渲染，营造声势，博取关

注，赢得认同。 “谁能在网络上制造出情感爆点来，
谁就基本掌握了某一时段的话语主导权。” ［２］于是，
后来的学者就将情绪动员概念与其多发地“网络环

境”紧紧地嵌套在一起，衍生出网络情绪动员一词。
网络情绪动员就是在网络中利用网络化的情绪表达

方式，借助网民的同理心与正义感，达到改变事情发

展进程目的的一种社会动员方式。

一、网络情绪动员的主体

情绪动员主体指的是情绪动员的发起者。 在网

络环境中，随着话语权的下放，情绪动员主体显示出

多样性，既包括社会地位高者，又涉及普通民众。 但

并非所有主体发起的情绪动员都能获得社会瞩目，
掀起舆论波澜。 从当下来看，草根中的弱者与机构

媒体所发起的情绪动员更易激起共鸣，导向网络集

体行动。
弱者之所以能成为情绪动员的主体，与中华民

族“扶危济困”的道德传统有关。 弱者作为弱势的

一方，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更容易收获大众的

同情与怜悯。 同时他们身上夹带的“创伤”与“悲
痛”自带爆点，更能戳中大众的“情绪神经”，唤起大

众的同理心与为之鸣不平的行动动力。 再加之弱者

悲愤、痛苦的媒介表现对观者形成不断的刺激，能够

令社会不同群体在正义感的驱使下为他们发声。 因

此，社会学家斯科特也将情绪动员称之为“弱者的

武器” ［３］ 。
媒体一方面是弱者情绪动员的助推者，为弱者

提供发声渠道，通过不断渲染弱者罹患的不幸与创

伤来加深大众对弱者的关切与怜悯；另一方面，媒体

也是情绪动员的主导者，常调用情绪来凝聚人心，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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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共识，促进社会团结。 媒体的这种情绪动员优势

与其掌握的资源和具备的能力密不可分。 首先，媒
体长期踞于话语高地，因丰富的媒介资源和紧密的

媒体关系网络而更易令声音晓喻大众。 其次，媒体

具有熟稔的情感表达技巧和深厚的用户心理洞察能

力，更懂得利用大众的“痛点”“怒点”来唤起公众情

绪，攻占用户心智，达到“一击即中”的情绪动员效

果。 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以《人民日报》为

首的主流媒体账号曾发起多次“为疫区加油”“共克

时艰”的情绪动员，在抗击疫情、稳定局势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除了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圈层化传播

的特点还赋予许多自媒体账号以情绪动员的机会。
这些自媒体同样可以通过调动其所处的垂直领域用

户的情绪来达成行动目标。 如在“铁链女”事件中，
以邓飞、罗翔、胡锡进为代表的社会知名人士就多次

为“铁链女”发声，通过阐述“铁链女”背后的悲惨故

事，促成了一场以解救“铁链女”为目标的集体行

动，吸引了大量网友参与，最终帮助“铁链女”成功

获救。

二、情绪动员频现于网络的深层原因

当下，网络情绪动员已变得愈发常见，甚至表现

出无情绪则无法推动网络动员的发展趋势。 情绪动

员频现于网络的深层原因，一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

社会变化，二是由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所引发的消

极社会心态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侠义情结。 前

者为外因，后者为内因，内外因碰撞促成了网络情绪

动员在现实社会环境中的发展与壮大。
（一）外因：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变化

学者赵鼎新认为社会变化是运动发生的重要因

素，它使人们对事物的接受度在短时间内发生急剧

变化［４］ 。 诚如斯言，当今中国高速发展、日新月异。
在众多变化中，互联网技术无疑是近些年影响社会

运动最显著的外在变量。 互联网技术所创就的传播

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政治格局［５］ 。 具

体体现在当下公共发言的低门槛性，有学者通俗地

将之阐述为“随便什么人对随便什么问题都可以随

便地说些随便的话”，公共领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

的多方主体、众说纷纭的局面［６］ 。 在社会变化带来

的新一轮话语权博弈中，情绪动员因在网络当中的

优势成了各方斗争中的重要工具。

而网络情绪动员之所以能在网络情境中被凸显

出来，主要源于其低成本、见效快。 网络作为一个开

放的公共平台，接入者可以低成本发声，在其上发布

内容，公布信息。 随着民众话语权增多，人们对民主

社会便有了更多的想象、更高的要求，表现之一就是

面对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现象容忍度降低了。 在

对抗“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问题时，情绪动员成

为人们有效的处理手段之一。 理性的信息容易被淹

没在海量的内容里，而悲伤、愤怒的情绪却具有强感

染力，能快速“吸睛”，在短时间内形成强大的传播

力，达到动员者预期的轰动效果。
由此来看，网络技术的发展激发了大众的话语

权意识，催生了社会追求民主的思潮。 由于低成本、
高效率的优势，网络情绪动员在这场全新的话语权

争夺中被凸显出来，成为全新的斗争工具。
（二）内因：消极社会心态与侠义情结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虽为动员者提供了行动机

会，但大众的广泛参与才是促使情绪动员能够发挥

社会影响的底部结构力量。 而大众之所以对情绪动

员如此敏感，原因有二：一是由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

所引发的消极社会心态；二是潜藏于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中的侠义情结。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网民中占主流的“三低”
（低年龄、低文化、低收入）、“三多”（在校学生多、企
业人员多、无业人员多）人群，恰恰又是此社会主要

矛盾所引致的负面效应的承受者，由此促生的网民

不满情绪很容易在网络上积压［７］ 。 待到网络事件

被贴上对应的身份标签（如官与民、贫与富等）时，
身份认同意识会促使网民迅速站队，共情心理诱出

他们心底的消极情绪，消极情绪在相互感染中转化

为“情绪急流”，致使舆论在短时间内到达高潮。
此外，正直勇敢、锄强扶弱、扶危济困的侠义情

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在不涉及阶层间

冲突的热点事件中，网民参与动员行动更多是出于

一种侠义情结。 正如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所

说：“热烈的相信我们对别人负有义务，往往是我们

遇溺的‘自我’攀往一艘流经木筏的方法，我们看似

是在伸手助人一臂之力，实则是拯救自己。” ［８］ 因

而，每当有弱者在网络中求助，人们会为之仗义执

言。 再加之网络的匿名性对他们现实身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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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更勇于在网络上抒情达意，表达自己的见解，
来获得道德上的“满足感”。

三、网络情绪动员的一般策略

网络情绪动员的一般策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

是利用情绪引发共鸣，为情绪动员“造势”；另一类

是利用传播手段营造别样舆论环境，为情绪动员

“供能”。 情绪作为动员的基础，能锚定大众对事件

持有的基本态度；传播手段则可将这种情绪态度由

“浅”引入“深”，转化为民众具体的行动力量，来达

成动员的效果。
（一）通过情绪的调动引发共鸣，为动员“造势”
在微粒化社会中，情绪成为连接个体的独特渠

道，情绪共振为人们带来了新鲜的体验，也成了网络

情绪动员的基础。 总的来看，网络中的情绪动员多

以悲情、怀疑、愤怒、恐惧等负面情感为主，而戏谑则

以某种诙谐、自嘲等喜剧性元素为人们的情绪调动

做出了贡献。
１．悲情策略：通过情境渲染和形象塑造突出悲

剧色彩

从悲剧事件的性质来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

然发生，即不存在人为主观参与的事件，如地震、台
风等自然灾害；另一类是人为导致的悲剧事件，如暴

力袭击等。 当悲剧事件为自然灾害等自然发生的事

件时，情绪的动员通常是通过对灾害所造成的社会、
经济损失等进行情境渲染，激发人们的悲情情感；而
当悲剧事件是人为导致时，对事件主体悲剧身份的

塑造则成为情绪动员的重点。 悲情策略下的情境渲

染和形象建构是一面“放大镜”，不仅突出了事件造

成的悲剧后果、事件主体面临的悲惨境遇等，还能够

在很大程度上博取网民的关注，使其产生同情心理。
而在互联网环境中，信息的快速传播也伴随着情感

的流动，网民的同情心理能够超越时空限制，实现同

频共振，从而达成情绪的动员。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主体为何，当悲剧事件是人

为导致时，相对弱势的一方很容易引发大众对相对

强势一方的谴责，并带来网络民粹主义的隐患。 在

当今的网络场域中，悲情策略下的情绪动员并不少

见，需要注意规避网络民粹主义的潜在影响。
２．怀疑策略：思维定式引导下的群体共识

在网络舆情中，怀疑情绪主要指网民在对待舆

情事件时，通常会质疑某些特定群体的倾向。 例如，
在一些涉及政府官员的新闻中，网民根据自身经验

或社会认知等，常常将事件与政府不作为、官员贪污

腐败联系起来；而面对与师生关系相关的舆情事件

时，则习惯于将教师归为错误的一方……怀疑情绪

的产生往往并非经过有意调动，而是大众自发形成

的思维定式。 近年来，官员贪污落马的事件被频繁

报道，老师不体恤学生事件在网络上频频发酵，特定

群体的形象逐渐与一些负面标签“绑定”。 对特定

群体的标签化认知进一步导致了网民面对舆情事件

时，习惯性地质疑特定群体。
当社会与媒介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人们负面

的“固定成见”后，“遇事儿必先疑”成为公众普遍采

用的认知策略。 因此，在网络舆情事件中，通过怀疑

策略进行情绪造势，其着力点正在于引导公众在思

维定式的作用下产生相似的观点，从而在意见一致

的基础上形成情绪共鸣。
３．愤怒策略：强调社会秩序与塑造对立形象

愤怒是人的一种基本情绪。 在网络舆情事件

中，运用愤怒策略进行情绪动员通常伴随着社会秩

序的强调和对立形象的塑造，以此呼唤公民正义感

的产生。 强调社会秩序是指突出说明舆情事件对社

会造成的恶劣影响，以及事件主体对社会法律规范、
道德准则的漠视与践踏。 强调社会秩序能激起愤怒

情绪的原因是，现代社会的目标是追求发展，而现代

公民的行为亦被期待应符合道德与法律的双重规

范。 某些损害社会利益、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事件被

媒体曝光后，网民会认为这些事件阻碍了自身和社

会的发展，并因此产生愤怒情绪。 这种愤怒情绪驱

使着人们呼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进一步形成群

体共鸣，引发情绪动员。 塑造对立形象则指当舆情

事件存在两方主体时，着重强调两者之间的矛盾和

对立，并突出一方的强势和另一方的弱势，或突出一

方的施暴者形象与另一方的受害者形象，以此来撩

拨网民的神经。 当前，中国社会的官民关系、警民关

系、医患关系、贫富关系、城乡关系和劳资关系等成

为最主要的矛盾关系［９］ 。 因此，当网络事件涉及上

述这些对立群体的矛盾时，往往能够激发人们的愤

怒情绪并实现情绪动员。
４．恐惧策略：事实与想象性威胁激发恐惧情绪

恐惧情绪的动员主要依赖于“威胁—受众—恐

惧—转发”的链式机制［１０］ 。 因此，作为源头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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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是否使网民产生危机感或不安全感，是利用恐

惧策略实现情绪动员的关键。 威胁内容分为两类：
一类是事实性威胁内容，即在事实上存在对人们产

生威胁的可能性，如传染疾病、自然灾害；另一类是

想象性威胁内容，即某些威胁可能并不存在、发生概

率较低或无法对人们产生实质伤害，但人们想象威

胁确实存在并产生情绪波动，甚至付诸行动的可能

性。 想象性威胁主要通过新闻媒体或公众舆论等发

挥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在极端恐慌的情况下，
其狂热与非理性态度也为谣言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因此，明确信源与信息的真实性，是利用恐惧情绪进

行网络情绪动员的关键。
５．戏谑策略：以喜剧化的表达形式实现全民

狂欢

利用戏谑策略进行网络情绪动员，关键在于以

喜剧色彩实现全民狂欢，即通过喜剧方式作用下的

“全民性”和“狂欢性”完成情绪调动。 一方面，自
嘲、反讽等诙谐幽默的表达是一种较浅层的叙述，能
够以“全民性”特征动员戏谑情绪。 根据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发布的第 ５０ 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我国网

民规模为 １０．５１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７４．４％［１１］ 。 庞

大的网民规模意味着其受教育程度、知识水平等的

参差不齐。 因此，相较于官方话语，更加通俗易懂的

喜剧化表达使得大范围的情绪动员成为可能。 另一

方面，喜剧化的表达形式切中了网民使用互联网放

松休闲的目的，因而其“狂欢性”也具有较强的情绪

特征。 伴随着现代人生活压力的与日俱增，互联网

成为人们在闲暇时刻放松娱乐的主要空间。 戏谑的

表达方式无疑具有娱乐性质，如利用贴标签、制造表

情包、网络流行语等形式进行情绪调动，其解构了严

肃、复杂的社会现象，以一种轻松诙谐的方式实现传

播，因而能够迅速引起人们的讨论和共鸣。 总之，喜
剧化的表达形式不仅提高了网民对舆情事件的参与

度，而且还借助轻松和幽默的色彩舒缓了人们生活

中的压力，是利用戏谑策略进行情绪动员的关键。
（二）通过传播手段的运用营造舆论环境，为情

绪动员“供能”
在调动了人们情绪的基础上，传播手段的运用

能够为网络事件提供舆论环境，加深人们对事件的

情绪与情感，将之逐渐转化为网络行动力，最终实现

网络情绪动员。

１．利用多种媒介形态全面展现舆论事件，调动

网民情绪

从早期人类文明诞生时的口语、文字，到近现代

以来的图像、视频，随着媒介形态的变迁，传播的手

段和效果也在发生着变化。 放眼当下，互联网所具

有的“融媒体”甚至“全媒体”特征，能够带来文字、
图片、音视频等各媒介形态的“全景式”展现，因而

也成为网络情绪动员的关键策略之一。
大体来看，音视频在网络情绪动员中的使用频

率较为广泛。 这不仅是由于其相比于文字等接受门

槛更低，而且还因为其多样化的形式和突出的风格

特征能够为网民带来新奇的体验。 其中，短视频的

运用在网络情绪动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短视频是

产生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媒介新形态，具有移动、轻
量、碎片等特点［１２］ 。 基于此，短视频弥补了文字、
图片等媒介形态“在场感”不足等问题，并较好地契

合了网民移动端的碎片化使用趋势，为人们提供了

“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临场感，因而能够较好地

调动人们的情绪。 除此之外，短视频对人们视觉、听
觉等感官的直观刺激也为情绪动员提供了条件。

图片也是网络情绪动员所依赖的主要媒介形态

之一。 以表情包为例，它再现了人的表情、动作及姿

态，能够唤起人的情绪［１３］ 。 一方面，其虽体量较

小，往往仅为有限的图像，却蕴含着丰富或深层的含

义，因而传播效果较好，能够引起人们的广泛共鸣。
另一方面，表情包的制作门槛较低，网民在表情包创

作与传播过程中参与度高，较易形成群体狂欢的景

象。 由此看来，无论是广泛共鸣，还是群体狂欢，表
情包都构成了网络情绪动员的关键要素。

与音视频和图片相比，文字在网络情绪动员中

发挥的作用虽不甚广，但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手段。
在利用文字的情绪动员中，运用最广泛的是网络流

行语或网络热词。 “内卷”“后浪”“逆行者”等网络

流行语不仅朗朗上口，还反映了某些热门社会现象，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调动网民的情绪，实现情绪动员。

当然，网络情绪动员对文字、图片、音视频等的

运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将上述媒介形态有机结合，
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呈现。 多种媒介形态的结合

丰富了网络舆情事件的传播内容，提高了传播效率：
在网民规模方面，其影响范围更广；在网民情绪体验

方面，其作用程度更深。 总的来说，媒介形态的结合

运用对情绪调动有着较好的效果，是一种重要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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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动员策略。
２．通过叙事策略引发归因效果，唤醒网民情感

归因是源于格式塔心理学的一种认知加工过

程，它不仅是人们自然的心理机制，也是一种关键的

情感唤醒机制［１４］ 。 因此，当网民面对未知的舆论

事件时，往往通过归因机制推断事件发生的因果关

系，并进一步唤起情绪与情感。 叙事策略通常指围

绕舆论事件产生的新闻报道等所采用的语法措辞、
叙述方式等微观话语结构以及叙事主体、文章主题

等宏观报道结构。 新闻报道的叙事策略类似于“框
架效果”，与后者相比，前者更关注新闻生产的结

果，即生产出的信息本身。 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均

强调不同的叙事策略或框架对受众认知差异的影

响。 例如，艾英戈的研究指出，新闻报道采用故事框

架（ｅｐｉｓｏｄｉｃ）容易导致受众将问题归因于具体的个

人，采用主题框架（ｔｈｅｍａｔｉｃ）则导致受众将问题归因

于国家或社会，也就是说，媒体对事件的叙述框架影

响了受众对事件责任的认知［１５］ 。 造成此现象的原

因是，人们为了追求判断过程的简单化，一般依赖更

容易想到的事情来归因，却很少考量全部因素［１６］ 。
因此，在网络舆论事件中，信息表述的叙事策略所引

发的归因效果，将引导公众产生某种特定的认知倾

向，而人们的认知与情绪感往往相伴而生，在此基础

上得以实现网民情绪的动员。
不同叙事策略影响下的归因效果具体可分为两

类。 一类是感官化叙事引导的表层归因。 感官化的

叙事方式所导致的表层归因在网络舆情事件中有着

较为普遍的体现。 感官化报道指能够较大程度地带

给人们感官刺激和情绪反应的叙述方式，包括通过

感性的文字、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或影像等进行

渲染，采用故事化的方式突出“临场感” “冲突感”
等［１７］ 。 由于这种叙事策略聚焦于人们的感官，对
舆论事件进行浅层、片面的呈现，因此易导致网民产

生表层归因倾向。 表层归因是一种对事件的简单化

推断，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网民之间的意见分歧，
形成态度的统一，而态度的统一则为网民的情绪动

员奠定了基础。
另一类是符号化叙事引导的外向型宏观归因。

符号化叙事也是一种常见的叙事策略，指的是对具

体事件进行符号化和抽象化表述。 在涉及舆情事件

的新闻报道中，符号化叙事通常表现为弱化个体因

素和放大社会因素，并将偶然事实抽象化为必然性

社会事实。 举例来说，随着近年来民告官事件的频

发，媒体对民众和官员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符号化的特征。 在新闻报道中，民众被抽象化为

“弱势群体”中的一员，而官员则成为“强势群体”
“权力”的代言人，即个体和具体因素被抽离，宏观、
抽象的因素则被强调。 因此，在符号化的叙事下，民
与官的对立就不仅仅是个体之间的对立，而上升至

群体之间的对立。
３．利用群体认同凝聚共识，促进情绪动员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会自动地将人进行社

会分类（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并明确自己所属的群

体，以所属群体身份定义自我［１８］ 。 在互联网中，这
种认同不仅同样存在，而且更容易实现。 群体认同

的形成给网络情绪动员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相关研

究指出，群体认同对群体情绪有着重要的影响［１９］ 。
而群体认同之所以能够强化群体情绪，是因为它提

供了针对某一事件而产生的群体分享基础，从而提

高群体成员情绪体验的趋同性［２０］ 。 此外，群际情

绪理论指出，当社会分类与群体认同出现时，将产生

指向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群体情绪。 也就是说，群体

成员通过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感知，将对内群体产

生更多的积极情绪，而对外群体产生群际敌对、群际

厌恶等消极情绪［２１］ 。 由此可见，在群体认同的基

础上，人们不仅容易根据自身的群体成员身份产生

特定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反应还能够通过群体内

的趋同性达成同频共振，强化集体团结，促进情绪

动员。
那么，基于互联网的群体认同如何得以实现？

群体认同依赖于群体的产生，故网络群体认同得以

实现的第一步是网络群体的形成。 在互联网上，人
们基于相同或相近的关注焦点以及对局外人的排

斥，划定群体内部成员与群体外成员间明确的身份

边界，形成“想象的共同体”———网络群体。 接下

来，在网络群体产生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群体规范

和群体压力为群体认同提供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
群体规范和群体压力可以有很多表现形式，但其最

终的作用方式则更多地表现在意见层面，即群体内

部的意见环境影响了人们的态度和观点，从而进一

步形成群体共识。 最终，仪式性活动不断增强群体

的凝聚力。 在网络空间中，仪式性活动包括网络投

票、弹幕刷屏等，通过仪式性活动，群体成员之间形

成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建立起稳定的群体认同。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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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网络情绪动员中，利用身份边界形成“想象的

共同体”，并在群体认同的基础上凝聚共识，也是较

为常见的情绪动员策略之一。

四、结论与讨论

在“情绪动员”概念被确立之前，人们就已经注

意到情绪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 不过，有的研究者

认为，社会运动中的个体由情绪支配，是非理性的；
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社会运动中的个体是清醒

理智的，其行动不受或很少受情绪的支配。 客观地

讲，人始终是理性与非理性、理智与情感的统一体，
特定时代框架下的社会运动则会侧重于显影人理性

或非理性、理智与情感中的一面。 与此相应，围绕情

绪在社会动员中作用的争论经历了“突显情绪”（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否定情绪”（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重拾情绪”（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今）三个阶段，情绪动员这一概念也在跌宕

起伏中由社会动员的边缘逐渐走向中心位置。 “突
显情绪”阶段的代表人物为法国思想家勒庞。 勒庞

生活在法国的动荡年代，目睹了法国大革命后的暴

动与骚乱，见证了一般民众是如何在聚众中失去理

智的。 这些所见所闻促使他产生非理性群体易受情

绪驱使的认知。 此外，布鲁默、特勒、斯梅尔塞等亦

倾向于强调情绪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 在“否定情

绪”阶段，勒庞等学者有关个体为易受情绪驱使的

非理性主体的假定并未得到在“理性至上”社会环

境中成长起来的后继研究学者们的认同。 这些后继

研究者们认为，前人的非理性观点带有对当时社会

运动的道德审视，不具有客观性，并提出资源动员与

政治过程两大经典理论。 在“重拾情绪”阶段，受文

化分析和情感社会学的影响，贾斯珀、古德温、马库

斯、卡斯特尔等人重新认识到情绪在社会抗争中的

作用，主张情绪即使面对最理性的决策也很有力量。
研究者们对社会运动中情绪作用的认知变化显示，
社会运动中始终交织着理性与情绪的力量，不存在

单边主导。 讨论社会运动究竟是由理性或情绪主导

并无太大意义，更有价值的研究关注点是发现社会

运动在何种情境下易受理性支配，又在何种情境下

会被情绪调动。 情绪动员作为情绪主导情境下的社

会动员形式也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青睐。
当今社会，互联网已经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查

看消息、点赞、评论、转发已是人们常见的生活方式。
在技术赋能下，网络集体行动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

全新力量。 而情绪动员作为网络集体行动的“推
手”，其重要性也日渐凸显。 从主体来看，网络情绪

动员的两大主力分别为弱者与媒体。 弱者悲惨的经

历、痛苦的媒介表现更容易引发大众同情与怜悯，获
得大众的支持。 而媒体则因其所占据的“话语高

地”、庞大的关系网络、熟练的话语技巧和深厚的受

众心理洞察等，亦更容易在网络上收到“一呼百应”
的效果。

情绪动员频现于网络的外因在于网络技术的可

见性与匿名性为民众宣泄情绪、表达观点及寻求认

同提供了便利。 情绪动员因其低成本、高效价的优

势而演化为权力博弈的重要工具。 内因则体现在两

个方面：一方面是因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所引发的

消极社会心态在以“三低” “三多”人群为主的网络

空间中尤显突出，致使被贴上敏感标签的网络事件

很容易成为网民宣泄消极情绪的“出口”；另一方面

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扶危济困的侠义情结促使

网民愿意以低成本在网络上扶危济困，寻求道德的

“满足感”。
情绪动员的策略主要包含两类：一类是调动情

绪，为情绪动员“造势”，常用的情绪调动策略包括

悲情、怀疑、愤怒、恐惧、戏谑等。 另一类是通过传播

手段的运用营造舆论环境，为情绪动员“供能”。 传

播手段策略则包含利用多种媒介形态全面展现舆论

事件，调动网民情绪；通过叙事策略引发归因效果，
唤醒网民情感；利用群体认同凝聚共识，促进情绪动

员等。 第一类情绪动员策略侧重于奠定情绪基调，
第二类情绪动员策略则侧重于强化情绪内核，使人

们能够一步步地在情绪的调动下逐步走向集体行

动，达到情绪动员的目的。
与网络事件相伴随的情绪动员无疑对社会及社

会运动有着积极的影响。 例如，一些涉及社会弱势

群体或社会不公事件中的情绪动员，能够激发人们

的同情、关爱等情绪，体现出公众对公平、正义等进

步价值观念的追求，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

度上发挥“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不过，网络情绪动

员过程有时会伴生谣言传播、舆论审判等“次生灾

害”，不仅不利于网络空间的良性发展，而且还可能

导致消极的社会抗争事件，破坏现实空间的规则和

秩序。 因此，在网络事件的传播过程中，需要把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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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动员的程度和边界，以情绪共鸣疏通社会矛盾，
为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与和谐的社会环境做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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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ｍａｌｌ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０１５
（１）：１９－３４．

［６］刘擎．共享视角的瓦解与后真相政治的困境［ Ｊ］ ．探索与争鸣，
２０１７（４）：２４－２６．

［７］郭小安．网络抗争中谣言的情感动员：策略与剧目［ Ｊ］ ．国际新闻

界，２０１３（１２）：５６－６９．
［８］霍弗．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Ｍ］．梁永安，译．桂

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３０．
［９］杜忠锋，郭子钰．微博舆情中情感选择与社会动员方式的内在逻

辑：基于“山东于欢案”的个案分析［ Ｊ］ ．现代传播，２０１９（８）：２０－

２４．
［１０］汤景泰．情感动员与话语协同：新媒体事件中的行动逻辑［ Ｊ］ ．探

索与争鸣，２０１６（１１）：４９－５２．

［１１］第 ５０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Ｎ］．光明日

报，２０２２－０９－０１（１０）．
［１２］朱杰，崔永鹏．短视频：移动视觉场景下的新媒介形态：技术、社

交、内容与反思［Ｊ］ ．新闻界，２０１８（７）：６９－７５．
［１３］谷学强．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网络表情包的情感动员：以“帝吧出

征 ＦＢ”为例［Ｊ］ ．新闻与传播评论，２０１８（１０）：２７－３９．
［１４］洪杰文，朱若谷．新闻归因策略与公众情感唤醒：当代热点舆论

事件的情感主义路径［ Ｊ］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１６
（７）：１２０－１２９．

［１５］ＩＹＥＮＧＡＲ Ｓ．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Ｊ］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１９９０（１）：１９－４０．

［１６］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８：２３３．
［１７］ＧＲＡＢＥ Ｍ Ｅ． 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ｎｇ 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ｎｅｗ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ｗｈｉｓｔｌ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ｍ［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ｅｄｉａ，２００１ （４）：６３５－６５５．

［１８］ＴＡＪＦＥＬ Ｈ， ＴＵＲＮＥＲ Ｊ Ｃ．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
ｆｌｉｃｔ［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７９（３３）：９４－

１０９．
［１９］ＥＬＩＯＴ Ｒ 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ｎｅｗ ｃｏｎ⁃

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Ｍ］ ／ ／ ＭＡＣＫＩＥ Ｄ Ｍ，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Ｄ
Ｌ， ｅｔ ａｌ． Ａｆｆｅｃｔ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 Ｃ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Ｉｎｃ．， １９９３：
２９７－３１５．

［２０］殷融，张菲菲．群体认同在集群行为中的作用机制［Ｊ］ ．心理科学

进展，２０１５（９）：１６３７－１６４６．
［２１］刘峰，佐斌．群际情绪理论及其研究［ Ｊ］ ．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０

（６）：９４０－９４７．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ｐｐｅｎ？
Ｄｉｎｇ Ｈａｎｑ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ｏｓｅｓ ａ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ａｉ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ｈｅ ｗｅａ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ｔｏｕｃｈ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ｅ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ｅｘ⁃
ｔｅｒｎａｌ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ｂ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ｖａｌｒｏｕ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ｔｗ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Ｏｎｅ ｉｓ ｔｏ ｕｓ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ｍｏ⁃
ｍｅｎｔｕｍ ａｎｄ ａｎｃｈ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ｎ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ｔｏ ｕｓｅ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ｏ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ｉｔ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ｌｅ ｒ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ｕ⁃
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ｉ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ｏｌｓ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ｐｌａｙ ａ ｍｏｒ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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